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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荒诞与“和解术”构型

——《送我上青云》叙事实践与文化意蕴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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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影《送我上青云》从现实主义创作视角出发，运用反讽手法展示人物“青云路”上的困顿与挣扎，

以荒诞手法反映让人无处遁逃的悲凉现实，以“和解术” 构型显现灵与肉、自我与他者的相处之道，

其在演绎当下中国人生存的困境和障碍时，直击现实生活中矛盾和痛点，饱含着导演希冀从精神困境

中突围、从物质惯习的胁迫中逃离出来的精神诉求。通过使用中国古典写意手法和符号，这一精神诉

求表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为反思现代文明的症结提供了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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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ny，Absurdity and the“Reconciliation”Configuration: Narrative Practice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Send Me to the Clouds

ZHANG Yiw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Anyang Normal University，Anyang Henan 455000, 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stic creation, the film Send Me to the Clouds uses irony to show the 
difficulties and struggles of the characters, which reflects the sad reality that people have nowhere to escape, and 
shows the way of getting along with spirit and flesh, self and others in the form of “reconciliation”. When 
interpreting the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of Chinese people’s survival, it directly hit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pain 
points in real life. It is full of the director’s spiritual appeal that he hopes to break through the mental dilemma 
and escape from the coercion of material habits. By using Chinese classical freehand brushwork techniques and 
symbols, this spiritual appeal shows rich cultural implications,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rethinking the crux 
of moder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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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我上青云》作为 80 后导演滕丛丛执导的

处女作，颇能代表新生代导演对当下社会秩序和

人们主体精神的思考，电影获得第 22 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之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奖提名。不少评论

者已关注到该部作品的女性叙述视角及对女性意

识的表达。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之作，这部作品事

实上已远远超出了女性主义电影的范畴，它的悲

悯的意涵与主题指涉着当下中国的每一个个体，

这种主题的不断衍生与电影叙事手法的独特调用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电影叙事理论上来说，《送

我上青云》扎根于当下中国现实，通过使用反讽、

荒诞、和解术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让一个原本

苦涩的故事具备了多重蕴涵和张力。

一 反讽——青云路上的困顿描绘与挣

扎诉说

克利安思 • 布鲁克斯在《反讽——一种结构原

则》一文中表述过“新批评”派对反讽的看法：

反讽就是“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1]376，

是作为意象或者材料的陈述的“‘部分’接受语

境压力的修饰”[1]379 的产物。由此看出，“新批评”

派非常强调语境对一个完整的陈述语的“施压”

或修饰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施压”可以

改变陈述语本身的指涉方向，从而造成“这句话

的意思恰巧与它字面意义相反”[1]379 的效果。在此

基础上，他又对反讽的样态给予分类：“我应当

提醒读者一句，甚至明显的、习惯上承认的反讽

形式也包含广泛的多样性：悲剧性反讽，自我反讽，

嬉弄的、极端的、挖苦的、温和的反讽等等。”[1]380

沿着“新批评”派为“反讽”研究提供的致思路径，

我们可以发现，不仅诗歌之中存在着反讽，在大

量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中，反讽也是普遍存在的，

它经常借“人物行动——语境——目标（理想）”

这一动态关系的变化来呈现文本显性抑或潜藏的

意义。在这里，人物行动和目标的实现本身如果

被看作是一个陈述语（过程），语境则通过错置、

隐瞒、混淆、延宕等手段使“行动”与“目标”

二者产生偏离，从而让该陈述语发挥其惊人的讽

刺效应。其中语境是布尔迪厄意义上的“场域”（关

系束）[2]，充满着浓郁的权力色彩。在现实意义上，

它可以指向社会、族群、集团、机构、党派等。《送

我上青云》这部电影便充满着诸多反讽，反讽叙

事构成了其主题生发的关键，也是进入该影片的

重要步骤之一。

首先是片名和电影故事内容之间的反讽。“送

我上青云”引自《红楼梦》第七十回《临江仙 • 柳
絮》，为小说中薛宝钗所作：“白玉堂前春解舞，

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

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

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3]

柳絮本是寿命极为短暂之物，但在薛宝钗的笔下，

却可以“上青云”，这种情状描摹颇符合宝钗善

于“借力”的形象内蕴。这一特征与电影中的主

人公盛男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反讽效应，从而指引

观众不自觉地将两个分属不同时代的女性进行比

较鉴赏。宝钗咏柳絮，她本人正是凭借其家族实

力的庞大而借力再别霄壤。但影片塑造的有原则

有追求的大龄未婚女记者盛男却得了卵巢癌，她

的青云之路被阻滞，行动变得不可持续，自然其“目

标”也很难实现，这样目标与行动之间的相悖与

矛盾便出现了。如果说盛男的疾患是导演的一种

“主控思想”[4]，其带来人物命运的戏剧性转折，

那么好风能否寻到？盛男能否置之死地而后生？

这便关联着电影对盛男所处语境的合理调度及其

故事如何讲述的处理。

其次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讽。电影中的盛男

是一个女强人形象，像多数新时代的新女性一样，

她有着自己独立的事业追求。身为记者，她一个

人在城里租房打拼；同时，她不藏污垢，任何肮

脏之事都逃不过她的眼睛。电影刚开始，她发现

山林失火事件是李总为邀功纵火所致，便立即打

电话告诉同事；随后她主动揭发小偷并被小偷突

袭。可以说，盛男就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

样具备一种“只傍清水不染尘”的天然的高洁品性。

可是她的出身却并不能为她保持“高洁”的情操

提供太多的支持。电影中不断出现的高耸入云的

大楼似乎都在表呈盛男内心的惶惑：“密密麻麻

的高楼大厦却找不到我的家。”家中父母互相背叛，

30 万元的手术费需要自筹，这都是摆在盛男面前

的绕不过去的难题。她是记者，“挑错”是她的

职业病；她性格耿直，有些类似男孩子那样不惧

不怕；在钱和尊严面前，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当她听到李总嘲笑她“给钱就是衣食父母”，贬

低记者不过是“跑业务”之词时，她当场撕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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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与事件都传达出这位都市女性在追求“青

云路”上所遇到的语境的反讽。

再次，是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之间的反讽。电

影除了讲述盛男的故事之外，也穿插讲述了与其

对照的次要人物在“青云之路”上艰难跋涉的故

事。如书生气浓郁的刘光明，他被岳父李总喊着

当众背诵圆周率成为一种奇观和乐趣，一家人都

把他这种“天赋式表演”视作消遣。刘光明有志向，

喜欢阅读，却又懦弱无奈，只能独自吞噬着理想

幻灭的痛苦。遇到盛男以后，他才在一个陌生的

异性身上找到了些许尊严，但是这种自信很快又

坍塌了。即使最后他决定从别墅跳下去，“勇敢”

地做一次自己，似乎也不过是给他受尽屈辱的人

生徒增了“残疾”二字而已。他的身份和位置无

任何改观，他在众人眼中依旧“毫不起眼”。极

具反讽意味的是，他唯一有“骨气”的作法，是

借岳父之父的葬礼，坐着轮椅，带着卑微的一点

骄傲让所有人对死者（似乎是对他）三鞠躬。这

是多么大的讽刺啊！再比如企业家李总（李平），

坚决认为金钱是最重要的，知识在当下已不值钱，

因此，他胡吃海喝，贪图享受，利用手中的资源

和权力成为当地的一个“款爷”。他在背后不断

戏弄式地消费他的父亲，在其父亲的眼中，他是

十分“愚蠢”的。从其父子二人的对照式性格形

塑中可以发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沉迷于在自我

的凝视中不断膨胀。其表面上很有尊严和自信，

但是在别人眼中却未必如此。这些反讽叙事呈现

出个体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差异，也构

成了对怀揣“青云之志”的当代都市人悲剧性生

存的隐喻。

二 荒诞——现实让人无处遁逃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在物质经济方面取

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国人的精神是否与这种物

质文明的快速发展相匹配，导演显然对此有所怀

疑。沿着这样的问题继续向前思考，我们发现电

影使用了荒诞的手法去呈现人物与现实语境的碰

擦与龃龉。法国作家加缪在解释“荒诞”的涵义

时说：“当一个世界可以用一般的理论方式来解

释时，即使这种解释有其失误的一面，这个世界

归根结底还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是，当一个世界

突然失去了幻想和光明，人们就会把它当成一个

怪物。对于人们来说，这个世界就成了一个无可

挽回的流放地，因为就像人们已经丧失了对未来

的天堂所抱的任何希望一样，他们又被剥夺了对

已经失去的家园的任何美好的回忆，这种人和生

活、演员和剧中世界的分离就产生了一种不协调

的感觉。”[5] 社会的快速发展并不能掩饰人类精

神上的创伤和疼痛，而只会加深这种变异，其恰

如荷兰华人作家林湄所说，人们“失去主心骨似

的不知所措，不是随波逐流，就是逆向而行或原

地旋转，只在乎功利和实惠。”[6] 显然，导演滕

丛丛着眼于描绘正是这样一种矛盾化的不均衡的

现实。在她看来，“时代社会的阴暗面是他们的痛，

而他们哭的是那些不幸的人。”[7] 她接触到了这

样一些原本很优秀却命运多舛的人后，将聚光灯

对准了他们。

首先，荒诞表现为物质的繁荣和精神的式微

的矛盾。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可以呈现在很多方面，

诸如千年未变的男权标准和性别范式的制衡效用，

男性以金钱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四毛、李总），

等等。物质的繁荣和精神的式微二者之间的错位

和游离是盛男命运荒诞感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金钱的增多并不代表知识的增多或认知的深刻。

电影中，盛男这样向来一帆风顺的女孩，也对纷

繁复杂的世界存有诸多疑问。对她而言，在没有

弄清楚自己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之前，是绝对不会

像她母亲那样轻易地和男人发生婚姻关系的。

其次，荒诞表现为都市的发达与文明的进步

并没有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疗治躯体和精神的良药。

电影中的盛男成长在一个物质比较殷实的家庭，

除了父母亲长期的婚姻不顺之外，她在经济上并

没有受过太多的困扰。至于外界流行的“剩女”

标签之说，她对其更是不屑一顾。世人眼中的所

谓的成功，对盛男而言，没有任何意义。面对开

公司的老板父亲，她也敢于撕破脸皮，揭穿其道

德丑陋的本性。她在朴素风雅的山水民居中希冀

凭借写自传自筹手术费用。借这个过程，她完成

人生价值观的蜕变并思考了生死的奥秘。

盛男母亲梁美枝虽然长得漂亮，却一直活在男

性支配的阴影下走不出来。面对丈夫出轨，她非

但看不清自己的位置，竟还几次三番说要通过“出

轨”来报复对方。我们从她的低能式选择和自欺

式行为中可以看出，她的思想反映了一部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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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对女性自我价值的模糊认识。这些女性认为，

她们的价值必须“被纳入男人生命的轨道，为男

性的生存和成长服务”[8]163，似乎只有这样，她们

才能昂起头来做人。我们在亦舒小说《我的前半

生》中的罗子君、黑孩小说《樱花情人》《惠比

寿花园广场》中的秋子身上都能看到同样的男性

附庸这一形象链条的延续。“她们的主要行为都

是向男性奉献或牺牲，而这种献祭注定使她们走

向死亡。”[8]163 这些女性深陷男权统治的藩篱中，

自己却浑然不觉。“她们付出的女性爱是无意义

的，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最终使自己沦为物。”[9]

盛男正是在母亲身上看清楚了这一点，因而她不

愿重蹈覆辙，再走老路，她一直在努力地找寻自我。

更为荒诞的是刘光明。他有理想，有抱负，但

大学毕业后便匆匆结婚，从此便过上了被金钱豢

养却不断挣扎的生活。他原以为只有在金钱的滋

养下，他才能施展他的志愿和抱负。可惜对他来

讲，“精神的这场独立运动是充满了惊险与痛苦

的，甚至是非常恐怖的。”[10] 这一点在电影中可

以清晰地看出来。刘光明在财大气粗的岳父面前，

为了赢得一点面子，在家庭入户玄关处悬挂一面

镜子，只要岳父一进来换鞋，就相当于给他磕头

一次；甚至在老爷子的追悼会上，刘光明自己推

坐着轮椅去接受所有人对死者（似乎是对他）的

鞠躬，以此找回他所期盼的那一丁点儿可怜的尊

严。刘光明的跳楼自杀行为同样具有很强的荒诞

意味。加缪在《局外人》中塑造的“社会的弃儿”

莫尔索，被社会规则折磨至外表冷漠、身陷囹圄，

其性格与刘光明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事实上，“他

远非麻木不仁，而是被一种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执

着而深沉的激情所鼓舞。这种关于我们的本质以

及情感的真实也许不那么高蹈，但是少了它，任

何对于我们自身或者我们这个世界的追寻就是不

可能的了。” [11] 存在主义文学中的人物的戏剧性

在刘光明这个人物身上再次显映。

再次，荒诞也体现于自然风物的勃勃生机与人

物生命的残败凋零的对比上。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

贵州，画面唯美清新，大河弯弯，云舒云卷，西南

边境氤氲旖旎的自然风光，道教气息浓厚的深山

老林，这些美景可感可知，暗合着明代陈继儒笔下

“编茅为屋，叠石为阶，何处风尘可到；据梧而吟，

烹茶而语，此中幽兴偏长”的诗意兴味 [12]，充分

展示出中国西南边陲地区的地景风貌。这种构思

雅致的“文人画”般的审美趣味与人物交相辉映，

形成了独特的电影美学符号。但影片中的每一个

人物却都挣扎在美景之外，都在做着与自然心性

相反之事，欲望的悬浮和权力的计算让社会成为

一座活着的“炼狱”。四毛一心想巴结上李总，

以此为事业的飞黄腾达打下基础；李总“浑浑噩

噩”恪守并享受着自认“最识相”的一套生存法

则，称王称霸。盛男和李老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前者是疾患的折磨，后者是时间的考验。这种“山

水间”的故事却并不与山水间的诗性栖居、生机

勃勃相随相依，人类如蝼蚁般的生存在野蛮生长

的大自然中更显得微乎其微，那种“看不见”的

属于人类的惶惑和恐惧，更显其神秘。而正是在

这一点上，电影表现了了人类的可怜处境。“人

一旦在平庸无奇、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提出‘为什

么’的问题，那就是意识到了荒谬，荒谬就开始了，

而人也就清醒了。”[13] 盛男正是处于这样一个荒

诞的险象环生的环境之中。电影通过这种悖论式

的故事讲述，传达着导演对当下国人精神疾患的

重重忧虑。这种忧思也转化成一种警醒的作用，“在

一定程度上，把荒诞故事当作警世寓言，是我们

面对电影时最基本的态度之一。”[14]

三 “和解术”——灵与肉、自我与他

者的相处之道

反讽和荒诞叙事终究是一种手段，其折射出

来的人类的处境最终还是要在一种平实的镜像和

审美中获得提升。电影使用了“和解术”这一故

事和技巧双重层面上的处理手段，从而决定了影

片主题的指向和意义的生产。影片最后描述了盛

男躺在病床上被推到手术台上的情景，可以说，

这一和解式处理在技术上显得意味深长。我们可

以将其视为女主角的一种幻觉，这种幻觉表达着

盛男内心的一种期望。盛男在与自我、与父母、

与社会“和解”之后的唯一选择便是配合医生的

治疗，选择对父母的宽宥，而不是对峙。我们也

可将这种幻觉视为故事的延伸，盛男选择让其柔

软的躯体接受诊疗，其性情自然也获得了一次“手

术”处理，进而充满重生的可能性。无论盛男的

青云之路多么高蹈或渺远，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肉

体上来，因为精神始终是离不开肉体作为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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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是精神和肉体、理性和感性的

完美结合，人间烟火并不构成对精神追求的必然

障碍。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导演的悲悯

用心，她用特殊的视角俯瞰众生。在叙述姿态上，

她强调了“给出”，而不作过多的“判断”或“解

释”，因为生活本身足以凭借其突兀和复杂特征

动人心魄，富有戏剧色彩；相反，过多的阐释或

者解释都是多余的。唯有“和解”，可能是个体

与世界以及自我相处的唯一合法性方案。

我们在电影中不断看到人物之间或者人物自

我从对立冲突到和解的过程，这种和解并不是电

影故事最后团圆结局的必然走势，而是基于现实

本身的一种艺术化考量和设定。在一定程度上，

这种选择既符合当下现实中国人日常生存伦理的

诉求，同时也极富艺术性，不断感染着观众。就

前者而言，我们可以联系导演和当下中国的现实

来进行考察。该片的编剧、导演的滕丛丛是“80后”，

其本身的成长经历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同步

的，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随着年龄的增

长、阅历的增加，曾经对于‘无根’的自我安之

若素的 80 后们开始反思，自我真的可以脱离历史

与现实而独立存在吗？在历史的长河中，‘我’

的位置到底在哪？‘我’之所以长成现在的样子，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来路？”[15] 在将近 40 年的人生

历程中，一方面，作为导演的滕丛丛感受到了中

国社会井喷式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她也看到

了传统中国以及道德中国在现代语境中的尴尬位

置——传统文化如何存续和继承，古典中国和现

代化中国之间的断裂如何缝补，这些问题在导演

的视域中是触目惊心的。作为一个社会和时代的

敏锐观察者，她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因此，我们

可以看到电影中以盛男、刘光明为代表的知识分

子的焦灼和无奈，他们卑微的生长，他们希望的

落空；也可以看到金钱至上观念给另一些人物诸

如“李总们”带来的心灵的空虚和畸变。由此，

人物色调上的灰暗与凝重之气扑面而来。但是在

影片中，导演并非一味用力于兜售和投喂苦难与

批判，她把镜头集中于“展示”这一人性裂变的

能指环节和动作。作为导演，她想诉说的是 40 年

来中国的物质发展变化与中国人主体精神发展的

偏离造成的疼痛感。至于如何重建这种主体精神，

电影主要通过“和解术”给出答案。

一是灵肉合体，与自我和解。影片中，盛男走

过了从灵肉分裂到灵肉合体的一段旅程。电影一

开始，她对自己的身体是毫不在乎的，正如她名

字所隐喻的那样，她虽然身为女性，但是却比男

人还要刚强。她可以和男人一样可以做拼命三郎，

有勇气有担当。面对一个精神病人，她没有表现

出更多的恐惧，而是见怪不怪，尽管因此招来横

祸。她对母亲依赖症的厌恶、对父亲出轨的鄙视

等情节表现出：她是一个外表看似坚强、内心也

不服输的女人。当盛男在刘光明身上亲眼看到了

一出滑稽的人生悲剧上演后，她又是无比痛心的。

她的哭泣证明她也有一颗脆弱的心灵，她也同情

那些卑微的生命，她也同样对这个世界无奈且常

怀揣恐惧，她甚至一度想过跳崖自杀。可以说，

盛男内心的蜕变过程清晰地反映了她与这个世界

的“和解”的过程。从开始她对母亲的不屑一顾，

到后来对刘光明的失望，体现出她内心的不断成

熟。她不断在他人的世界中看清和找到自己的位

置，不断从与他人的对立冲突中过渡到与他人的

和解与宽宥他人。

影片中，盛男开始认为李老给她提供的一套健

康方案是很滑稽的，并不信以为真，她权作敷衍

之事相待。但在和李老接触之后，她开始不断地

对生命的意义进行参悟。李老的那句“爱欲之门，

我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勘破了那些虚妄的灵

魂假说，为她开启了思考生命和欲望的大门。李

老对“爱欲之门”的解说渗透着传统中国哲学中

身心合一的观念。由此可见，“爱欲之门”既包

含着精神的丰盈，也离不开肉身的打开，而这正

是她 20 多年来苦苦寻觅的一个答案。因此，电影

最后呈现的盛男在断壁残垣悬崖边上的三声“哈、

哈、哈”，其实也表征着她看透人生之后的一种

坦然和豁达。它既是对自我灵与肉之间沟壑的一

次“弥合”，同时也是她和李老之间矛盾的一种

和解。

电影呈现了盛男于情欲高潮中颤栗不已的一

个细节，这个细节恰恰在于证明每一个人的青云

之路的抵达都是他人不能替代的。女性不能代替

男性来完成，同样，男性也不能代替女性来完成，

只有自我才能完成对自己历史的清理和意义的抵

达，并最终明确自己人生的位置和方向。《送我

上青云》这个电影片名很容易误导人的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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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似乎追求精神深邃和追求肉体享乐是天然

对抗的。有精神洁癖的盛男充满一种智识的傲慢，

她嘲笑母亲的愚蠢，但从来没有试图理解过母亲

的恐惧。其实，母亲的那种恐惧是对时间的恐惧，

但因为那恐惧太过本能，以至于被盛男放置在不

屑的位置。她用“哈、哈、哈”大笑嘲笑李老，

但她最后才明白那三声大笑是对自己紧绷人生的

疏解。她被谈哲学、看云彩的刘光明吸引，她嘲

笑他，却没有理解过他的绝望。刘光明拼命离开她，

纯粹是出于对她的恐惧，因为盛男的欲望本能而

且实在，表面看来粗俗且违反礼俗，扭曲到让人

无法接受的地步。最后，盛男站在城墙上发出三

声“哈、哈、哈”，可以看作是，她终于理解了

欲望和肉体的合一对精神的原初状态的支撑是多

么的重要。

二是接受他者，与社会和解。《送我上青云》

中的一个核心词汇是恐惧，这种恐惧气氛弥漫在

每一个人物身上。梁美枝一直对丈夫的出轨耿耿

于怀，她恐惧岁月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迹，50 岁

时生理上的绝经让她倍感紧张。因此，她想方设

法要走出去，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知音”。在年

迈的李老那里，她终于找回了曾经被尊重和被崇

拜的感觉，似乎这是自身青春梦想的一次召回。

还有李老，他也试图使自己灵与肉和解。辟谷期间，

他清心寡欲。遇见梁美枝后，他彻底醒悟，懂得

了放下与解放自我，明白了对自己而言，最重要

的是对人间美的留恋。此时，一味的“幽禁”和“闭

关”已经不再重要。相较之下，盛男最初对世界

激烈的对抗尽管呈现出一种“不坠青云之志”的

英雄气节，却在李老这里显得盲目而傲慢。李老说，

爱欲乃生死之门，爱欲的生发取决于一个肉体支

撑着的个体。人的意义固然在于精神的不断成长，

但是这个成长需有一个肉身化的生存作为铺垫。

如果离开了这个肉身，去追求精神，最后只能是

觅得空中楼阁。那并不是理想，那只是一个虚幻

的梦。和解不是目的，却是人性魅力得以彰显的

最好方法。

我们当然向往上青云，但是青云绝非精神的飘

忽，它是肉体和精神的协奏曲。个体的幸福建立

在精神和物质的均衡发展基础之上，而非建立在

女性主义视角的自我美化中。自我“孤岛化”和

对抗，不是求生的唯一法则。事实上，这部电影

的启示恰恰在于，无论男女，由“和解”而生的

通透之力是我们唯一的救赎。倾听别人，互相理

解，才是救赎之路。故而，绝对不要陷入那个一

味追求自我价值属性的死循环之中。加入大爷大

妈买鸡蛋买大米的队伍，和寻找知音、讨论哲学，

从来不应是冲突的。《送我上青云》的最后，表

现出人物与自我、世界、他者之间的和解。这种

和解不是一种失败或者妥协，其看似无力与无奈，

却不失为一种不屈或豁达之良策。

《送我上青云》充分挖掘中国古典文化资源，

以富有诗意的叙事布局呈现出一种视觉美、张力

美，进而衍生出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是电影写

意手法的使用。画面中云蒸霞蔚，青山绿水，烟

雨蒙蒙。盛男寻找李老的过程发生在一个诗意的

深山老林之中，这里有着浓郁的道家意味，像一

个世外桃源一样，远离了现代都市，清净明亮。

李老仙风道骨，言谈之中充满中国道家仙人的智

慧。李老喜欢写字作画，其辟谷行为本身也是中

国传统中的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其书法文字折

射出千年中国书香文化的光芒，也反映了这个古

老的文明在当代的生存困境：只能藏之名山，不

能留存在大都市之中。其次是电影中对古老中国

民间文化遭遇现代科学后所衍生的问题的呈示。

如电影中的那个练气功的精神病人，其头顶一个

铁锅目的在于方便接收来自宇宙的信号。这个悲

剧化形象显然就把中国民间气功符号放置到电影

之中，其精神疾患关联着传统思维与现代思维之

间的撕扯，表征着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悖论。

当代社会，一方面是大都市商业的发达和人们对

物质财富的极力追逐，另一方面是人们依然面临

很多无法解决的生命之谜和精神困境，一些人不

得不从古代中国文化中寻找灵丹妙药；另外，还

有一些人试图以荒诞不羁的行为与世界对抗。影

片中，古典风韵、传统中国符号与都市现代化符

号的尖锐对峙，代表着两种文化观念之间无法弥

合的矛盾，这种布局也反映出导演对古老中国文

化如何发展和存续问题的反思。

  与电影《送我上青云》这位女导演对中国传

统道学思想的援用一样，不少中国当代女作家也

在不断寻找向古老中国甚至域外探寻、征引疗愈

良方的路径。她们或是试图将古老的中国经验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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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现代化的轨道中来，从而在一种比较视域中

审视现代化的局限；或着意于探索现代化之外的

新的可能性；或醉心于整合古典资源与现代中国

文化。如作家庆山在散文《月童度河》，尤其长

篇小说《夏摩山谷》中，就表达了她对现代都市

文明的强烈质疑和反思。在小说中，主人公不停

地游走于现代化的边缘地带诸如中国的西藏、喜

马拉雅山脚下、尼泊尔、加尔各答、不丹等，寄

情于山水、寺庙和佛教，注重主体精神的自修和

完满，在一个褪去都市浮躁欲望的纯净空间中，

寻找精神和生命完善的多种可能性。旅日女作家

黑孩的《贝尔蒙特公园》，则是将对现代化的省

思指向了一个动物群落，并由此提炼出人类社群

的生命政治与伦理正义问题。这些女性作家与滕

丛丛导演对如何救治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分裂人性

给出的方案异曲同工。《送我上青云》直面现代

社会中的顽疾和痛楚，直击文明的痛点，用反讽、

荒诞的艺术手法描绘出文明的断裂感和无常感；

同时，也借人物的命运把脉、讲述古老中华文明

在当下的可持续性命题，并希冀用“和解术”这

一软处理方式弥合物质和精神之间的沟壑，从而

为我们反思文明的症结提供了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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